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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 中 有这样 的现象 ，他们形式上是
夫妻 ，可是却 长期分居 ，甚至彼此为仇 。
夫妻间仿佛有一条沟 。俗话 说 ，家家都有
一本难念 的经 ，这些家庭 中所念 的究竟是
什么样 的经？又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难题 ？

寂寞 ，拉 开 了 彼 此 的 距 离
汪正 祥和林巧结 婚15年来 ，一 直没有

孩子 ，责任在汪 正祥 。刚 结 婚那几年 ，两
人的感情还不错 ，可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 ，
由于缺少孩 子带来 的寂 寞 ，使他们之间 的
裂痕越来越深 。起初 ，他们只是话少 ，相
互间没什么 可 说 ，到后来 ，甚 至连吃和住
都分开 了 。每天 下班 回到家里 ，两个人不
说话 ，不哭也不笑 ，不吵也不 闹 ，仿佛是
同住一室 的店客。“我 已经很难意识到我
们是夫妻了 ，”汪正 祥 说 。

汪正祥是七十 年代毕业 的 工农兵大学
生。他 出 身农民 ，上学 前就和林巧定 了 终
身。林巧长相俊俏 ，在村 里是小伙子们追
逐的 中 心 。她和汪正 祥小学 、中学都是 同
学，相互 的 印 象都比较好 。汪 正祥大学毕
业留城工作后 ，他们结 了 婚 ，林巧也很快
随汪 正 祥农转 非进 了城 ，当 了 一名小学教
师。进城后 ，林巧确实 高兴 了 一阵子 ，跳
出了 “农 门”，又有 大学生 的丈夫 ，郎 才
女貌 ，她对未来 充满了 美好 的憧憬 。然而
阴影正 是从她美好憧憬 的 背后悄悄地爬了
出来 。她渴 望有 一个 自 己 的孩 子 ，可是 上
帝忽视 了 这 一 点 。她 以为是 自 己 的毛病 ，
偷偷 去 了 几家 医 院 ，检查 的结果一切正 常 ，
毛病 当 然在汪 正 祥 了 。她旁敲侧击给他谈
了一 次又 一次有关孩 子 的 问 题 ，可他总是
一言 不发 生闷气 ，一 切都隐瞒着她 。她开
始生气 ，并 且对那种 没结 果的夫 妻 生 活产
生逆反 心理 ，逐 渐变得 冷漠起来 。汪 正 祥
为自 己 的缺陷深感 内疚 ，也变得越来越缺
少勇气和冲动 ，每次夫 妻生 活 总是不欢而
散。他们之 间 的距 离逐渐加大 ，终于 导致
彼此怨恨和 陌生 。婚姻在他们之 间裂开 了
一条大鸿沟 。

“ 既然 如此 ，你们为何还 要过在 一起？”
听到这话 ，林巧哭 了，“我是他从农村带
出来 的 ，让我做那种损人利 己忘本的事 ，
我做不 出 。但是我现在就是不喜欢他 ，见
了他我 出 气都 出 不来 。父亲 早说过 了 ，我
这人心比天 高 ，命比纸薄 ，这是命 ，逃不
掉。”“我也知道她 的心 目 中 早 已没有 了
我的位置，”汪 正 祥 说，“自 卑感使我在
她面 前 说不起话 。不过她不理我没关系 ，
只要她不离婚 ，就给 了我最大 的面 子 。我
知道我很 自 私 ，可我希望和她好好生 活 。
她不 肯 。她要 这样作践 自 己 ，我能有什么
办法。”看样 子 他们还不 可能在短期 内结
束这种彼 此作践 的 婚姻 。

外遇 ，使 他 失 去 了 回 家 的 路
天黑 了 。严 冬 的 北 风象刀 子似的 ，袭

击着 每 一位行人 。人们急匆匆地赶路 ，谁
也没有 注意到他 。他此 刻却裹着 一件军大
衣，站在 街 边 的 一 座 家属 楼 前 ，望 着 第 4
层那个亮着灯 的窗户 发呆 ，笑声从里面不
断地传 出 来 。他站在原地犹豫了 许久 ，最
后还是走开 了 ，消 失在寒冷的夜幕之 中 。
他叫 段济 ，在一家 中 等 企业任党委书记 。
那个窗 内 是他的家 ，今天是 妻子常芹芹 的
50岁 生 日 ，可是他却没有福气 同家人一起
享受这份天伦之乐 。尽管他在 单位 当 “官”，
画圈批条 ，一本 正 经 ，一 身威严 ，可对这
个他一手 建造起来 的家 ，却没有 勇气走进

去。这一切都 因 为有 了 一个赵丽云 。
段济和常芹芹 六 十 年代结 婚 ，当 时他

们都是工人 ，两 口 子 互敬互 爱 ，后来生 了
一男 一女 ，日 子过得温馨而 幸福 。渐渐地 ，
孩子 大 了 ，段济也升 了 官 。妻子 却 因操持
这个家庭 而容颜苍老 ，失去 了 风采 。段济
的心里慢慢有 了 一种怪滋味 ，常常 以 工作
忙为借 口 住在 单位不 回家 。巧 的是厂财务
科的赵丽云和丈夫闹矛盾 ，也常常住在厂
里。一来二往 ，两人 竟 同 居起来 ，终于 导
致和各 自 的家庭 闹翻 。一 天夜里 ，段济和
妻子常芹芹话不投机 ，居然动手打 了 妻子 。
没想到儿子和女儿都向 着 妻子 ，把他推 出
了家 门 。他一气之下 ，发了个毒誓道：“从
此，我要 是再进这个 门 ，你们 当 我是条赖
皮狗！”恰在 此时 ，赵丽云和她的丈夫离
了婚 ，两 人便公开 同居 ，形 同 夫妻 。事实
上的新婚生 活 竟使年过半 百 的段济焕发了
青春 ，沉迷之 中 忘 了 妻 子 忘 了 家 ，连续二
年没进过家 门 ，妻子和孩 子也没有找过他 。

然而命运 多 羁 ，赵 丽 云 调 出 了 这家厂 ，
在新 的 单位 认识 了 一 个 男 青年 ，而且很快
由他取代 了段济 的位置 。迷梦 突然结束 ，
他被 丢弃在一片荒野。“我那时真是鬼迷
心窍 了 ，我对不起妻子和孩子 ，我也不想
寻求他们的原谅 ，我酿就的 苦酒 只有 自 己
喝，我不想打扰他们平静 的生 活 。我打算
过了 年 调到外 县一个单位去 工作 ，离他们
远一些 ，也省得老想着他们。”“你的 妻
子和孩子 知道你的想法吗？”我问。“我
不清 楚 ，我的 手续 已 经办得差不多 了 。当
然如果妻子和孩 子能够原 谅我 ，我可 以取
消这个打算。”

我来到常芹芹 的家 里。“你转告他，”
常芹芹眼一瞪 ，一 看就是个得理不让人的 。

“ 让他死 了这份心 ，三 年 了 ，我和孩子都
已经 习 惯了 。这是我娘家 的房子 ，里面 已
没有 了他的东 西。”看来在他们之间 谈和
是极不容易 的。“那么你是否考虑和他离
婚？”听到这 话 ，常芹芹又把眼 一瞪：“没
门，那太便宜他 了 ，我要让他尝够给人戴
绿帽子 的滋味。”“你难道没有 听说他想
调到外 县 去？”我又 问。“听说了 ，你知
道他为什么要 调吗 ？他在那 里又挂 上 了 一
个女人。”说到这 里 ，常芹芹哭了 ，那瞪
着眼睛 的 凶相再也不见 了 。看得 出 ，她心
目中 还 是爱着段济 ，只是 由 于丈夫的不忠 ，
这种爱便转化成了恨 ，爱之越深 ，恨之越
深。可 以想象 ，即使有办法把他们调和 ，
相互 间感情深处 的裂痕亦难 以愈合了 。

一封信 ，把他们隔成两个世界
李明 阳 与安晓红 是大学 同班 同学 。结

婚6年 来 ，夫 妻 关 系 虽 不 十 分 融洽 ，但也
没有什么大 的 隔 阂 。然而 ，自 从安晓红 让

李明 阳看 了
从日 本寄来
的信和邮包
后，两人的
关系便 紧 张
起来 。寄信
和邮包的人
叫周军 ，也

是他们大学
同班 ，毕业
后考取 了 出
国留学生 。
在学 校 期
间，安晓红
和周军曾有
过一段密切

的恋爱史 ，似乎是 因为周军
后来去 了 日 本 ，安晓红 才和
李明 阳结 了 婚 。为了表 明 自
己对丈夫的忠诚 ，她把周军
的来信和邮包给了 李明 阳 。
信的 内容无 非是 回 忆周军和
安晓 红 在 一 起 时 的 美 好 时
光，以及思念之情 。邮包里
也不过是一台袖珍收录机和
一套化妆 品 。可李 明 阳吃醋
了。“她说是对我忠 诚才让
我看 的 ，但我认为她是 向我
显示周 军还爱着她 ，而她和
我的结婚是 因为我拾了周军

的便宜 。而且谁知道他们两人 当 初的关系
发展到什么程度？我所清楚 的 是安晓红 不
是处女。”

李明 阳性格 内 向 ，自 尊心极强 。他感
到自 己似乎受到 了 莫大 的耻辱 ，安 晓红在
他眼里变得越来越不顺眼 了 ，每天 回 到家
里，他带理不理 ，要么就挖苦 几句 ，为此
两人经常吵闹 。安晓红也很生气：“我好
心好意把实情告 诉了他 ，他反 而怀疑我 ，
他还象个男 子 汉 ？有本事和人家周军争 去 ，
在我面 前发脾气算什么本事！”两人谁也
不让谁 ，导致互不说话 ，彼此冷漠 。常言
道夫 妻之间 ，吵不怕骂不怕 ，就怕不 说话 。
不久 ，他们的 工 资 分开用 了 ，吃住也分开
了。只是苦 了孩子 ，小小年纪 ，就要在父
母感情的漩涡 中 颠簸。“看在孩 子 的份 上 ，
我不会轻易 向他提 出 离婚，”安晓红 道 ，

“ 但是如果他 首 先提 出 离婚 ，我 同 意。”
李明 阳不 干 。从
条件 上 比 ，他 的
确配 不 上 安 晓
红，当 初他追安
晓红时对她和周
军的关 系也是清
楚的 。而且他 认
为：“我这样 也
挺好 的 ，我可 以
挤出 更多 的时 间
学业 务 ，我就是
要和周军比比 ，
现在 的 目 标是 出
国留学 ，我相信
我的能 力。”看
来他们都赌着 一
口气 。也 许 有 一
个人 姿 态 高 一
点，矛盾就 可能
化解 ，但事实 上
快两 年 了 ，结 果
一切如 前 ，毫 无
进展 。不知他们之 间 的 牛皮 筋到底能扯 多
久？

报复 ，使他们的婚姻成 了 空壳
1 982年秋 ，郑安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

后分到这座小城 ，当 时他24岁 ，正 是恋爱
的黄金时期 。可惜 了他 一米六 多 一点 的 身
高，家又在农村 ，一直 到28岁 ，先后谈 了
1 0多个对象 ，却没有一 个 肯和他结婚 。有
一个姑娘 ，和他见面 两分钟便告 辞 了 ，他
托介绍人找到姑娘及她的家人说情 ，求他
们那怕在一起谈半个小时也可 以 ，没想到
姑娘 的家长连介绍人也轰 了 出 来 。这个姑
娘就是小燕 。

“ 我要让他们永远记住这件事，”郑
安对介绍人说，“等着 瞧！”此后 ，郑安
把满腔的愤瞒压在心底 ，向 小燕发起进攻 。
为了达到 目 的 ，他不惜把人格尊严抛于脑
后。他毕 竟是个聪明人 ，点子 多 ，软磨硬
泡，威胁利诱 ，十八般技艺都用 上 了 ，终
于打动 了小燕的心 。然而小燕家庭这一关
却不好过 ，于是一场拉锯式的感情之战在
小燕与家人和与郑安之 间进行 。结果她选
择了 后 者 ，并 因 此和父母闹僵 。结 婚那天 ，
父母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 ，但却也象征性
地送 了 些许嫁妆 ，算是妥协 。就在筹备和
小燕结婚的 日 子 里 ，他 已 经办好了停薪 留
职去 海 南 的 一 切手续 。举行 婚礼后 的 第 4
天，他就去 了 海 南 ，连小燕父母的面都没
有见 。而且一 去两年不归 ，这两 年 中 ，他
给小燕的仅是十 多封信和一堆不值钱的 许

诺。“那你为
什么不去海 南
找他呢？”我
问。“不要 说
找他 ，就连他
在那 干什么 ，
具体地址我都
不知道 ，寄 去
的信有三分之
一被 退 了 回
来。有时候 ，
我真怀疑他是
否还 活着 。有
一次我终于和
他挂 通 了 电
话，当 我提 出
去海 南找他时 ，他竟把 电 话挂断 了 。后 来我
才知道 ，一位他的 同 班女生和他 一起去 了 海
南，我被他骗了。”

“ 那么你想过和他离婚吗？”我又 问 。
“ 离婚 ！当 然想过 ，可 是我怎么 向 我的父母

交待 呢？当 初他们一 直 不 同 意 ，我和他们闹
翻了 。现在让他们知道我落到这个地步 ，我
面子 上难看 不 要 紧 ，可我不愿让他们再 为我
而伤心 。我只好把一切都瞒着他们。”

岁月 ，使 扭 曲 的 习 惯 也 能 定 型
金年和王琳结 婚后有23年 是在 牛 郎织女

那样一 年 一次会 面 中 度过 的 ，可是 当 他们调
到一起之后 ，才 发现他们那种在人们看来扭
曲的生 活方式 已经成为定式 。

他们都是 六 十 年 代毕 业 的 大学生 ，上学
期间 他 们 确 定 了 恋 爱 关
系。毕 业 后 金 年被分到大
西北 ，而王琳则留城 。他
们并没有 因 为天各 一 方 而
改变对彼此 的 爱 恋 ，他们
结婚 了 。此后金年 每 年探
亲一 次 ，王琳 一个人操持
家务 ，照 看孩 子。1987年 ，
金年 从大 西 北 调 回 到 王琳

身边 。他们确实 幸福 了 一
些日 子 ，可 时 间 一长 ，问
题出 来 了 。由 于他们两 人
长期分居 ，生 活 习 惯有着
极大 的 差 异 而 且形成两个
不同 的模式 ，这 两个模式
又很难重新组 合 在一起 。
随着 时 间 的推移 ，两 人越
来越陌生 了。“跟他夫 妻
23年 ，我今天才 知 道他 是
那样 自 私 ，他的 东 西从来
不让我和孩 子 动。”王琳
失望地说，“比如他和我

学的 是 同样 的 专业 ，他的 论文 手稿在发表 前
从来不让我看 ，我看他的 书还得打借条 ，真
让人伤心 。一气之下 ，他借我东 西时我也让
他打借条！”金年 却 说：“她根本就没有把
我当 丈夫看 ，两个孩 子 对我也没有感情 ，我
总觉得我是这个家庭 中 多 余 的 人。”金年 和
王琳开 始吵架 ，闹矛盾 ，经常性互 不搭话 。
闹一次他们的心就伤 一次 ，关 系就向破裂 的
边缘迈进 一步 。最后 是分居 ，连各 自 房 间 的
钥匙也从对方 的 手 中 收走 了。“有 人劝我 说
这样下 去还不 如离婚算了。”金年 道，“我
看这就没有必要 了 ，这些 年我一个人在大 西
北无亲 无故不也过来 了 吗 ？现在我一个人又
为何不能生 活 下 去？”“事 实 上他 已 经变成
了孤僻 的怪人 ，对他来 说 ，夫妻 幸福根本不
是团 圆 ，而是 长期的分 离 。当 然这也 不能全
怪他 。我试图改变对他的态度 ，可总是做不
到。”王琳说，“不过这样下 去也没有什么
不好 ，谁也不会 说我们不是夫妻 ，这就够 了。”
在许 多 人看 来不和 谐的婚姻在他们之间却变
得无所谓 了 。　（杜 存 武 题 图 插 图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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